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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大附中  刘伊兰
《慢煮生活》这本书是纪念汪曾祺逝世20周年精装纪念散文集。汪曾祺，江苏高邮人，1939年入学西南联大，是沈从文的学生。他是中国当代作家、散文家、戏剧家，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。他的散文风格朴素、简练。每个人都能看懂，正是师承了沈从文的特点。文章虽然朴素，但那是一种文学修辞，文学语言，没有在语言上深入的研究，是写不出这样的文字的。汪曾祺的散文值得称道的就是真，一点没有矫揉造作。是真情、真语言，他自言，“我曾戏称自己是一个‘中国式的抒情人道主义者’，大致差不离”。由于他爱好广泛，他的散文自然就非常博雅。草木性灵、历史文化、人物掌故、民俗风土、艺术文物等都有所涉及。
在这本《慢煮生活》里有许多篇章是汪曾祺的经典之作，像《人间草木》，《五味》，《四方食事》，《跑警报》，《旧病杂忆》等等，也收录了一些较为少见的篇章，比如《猫》《一技》《名优逸事》《和尚》《一辈古人》等，此外，还有许多汪老的绘画作品，搭配着清淡隽永的文字，很耐看。
汪曾祺的散文平淡质朴，非常贴近生活，他所写散文的主题大都是生活中的凡人小事小景，都是我们平常生活中遇见却未细心留意的人或物或景。如《夏天》中对夏天景色的细微描写，《泡茶馆》对茶馆里的闲人趣事的生动刻画。汪老从细小的视角嵌入，写凡人小事，记乡情民俗，谈花鸟虫鱼，考辞章典故，善于捕捉生活中的平凡之美，并于平凡事物中发现不平凡的趣味。
　　“一个人口味最好杂一点，耳音要好一些，能多听懂几种方言。口味单调一点，耳音差一点，也不要紧，最要紧的是对生活的兴趣要广一点。”这是汪曾祺先生在《五味》里的一句话，这句话集中体现了他对生活的怡然态度。他的儿子汪朗忆父亲时写到还记得父亲的“三杂”特性，杂食（不挑食，爱食，会食），杂交（不光是文学圈，还是饮食圈，文化圈等等），杂学（书，画，昆曲等）。
　　汪曾祺写偶然于茶馆的西墙上发现了一首诗，“记得旧时好，跟随爹爹去吃茶。门前磨螺壳，巷口弄泥沙。”写父子深情，而汪曾祺忆父亲，记得父亲说过“多年父子成兄弟”，记得“父亲是个绝顶聪明的人”，“是个很随和的人”，“对学业关心的，但不强求”。　　
　　写动物他如是写，《猫》的开篇即说“我不喜欢猫”，但对祖父的老黑猫观察却细致：猫念经，猫洗脸，猫盖屎等，也有路遇养猫的漂亮旅人。看汪老的文字，投入这么多眼在猫身上，还说不喜欢没道理，不过，要说真不喜欢的理由，还是能找出一个：不喜欢猫交配时大张旗鼓的嚎叫，叫春，闹猫。确实，夜夜哭嚎，扰民。
　　他还关注普通人谋生的技能，《一技》讲一些旧行当。比如，穿珠花的，现在淘宝上也有卖各种编织小配饰的，在汪老那个时代大概也算，不过，穿珠花那时穿的主要是珍珠头面，戏曲旦角的头面等，不过，也很少见了。还有发蓝点翠，点的是银簪子。吹玻璃的三姐妹，吹得些葡萄摆件等。
　　他还关注各色人等，如伶人，《名优逸事》讲萧长华、姜妙香、贯盛古、赫寿臣、谭富英等上个世纪未的一些京剧名伶，每人均配上用心赞词，点评其一生。
　　甚至还有和尚，《和尚》一文介绍了几个大和尚，放诞不羁的铁桥和尚，曾当过法医的静融法师，剧完舞台杂工阎和尚。这些和尚都是那个时代里为了活命的活历史。
　　《一辈古人》是一些奇人异事。靳德斋，天王寺附近的练武人。张仲陶，父亲的怪朋友，不治生产，整天研究易经，用蓍草算卦，还算得灵。薛大娘，臭河边北岸的卖菜和拉皮条者。这些是俗世底层人的世相小照。
　　无论是画画，写美食文章，还是品尝小菜，刻画各色人物，汪曾祺的文字里这些最普通的日常，自带光环，让人忍不住一读再读。曾经的艰辛日子，如今的朴素生活，这些文字里流淌是汪曾祺将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慢生活，亦是他从容岁月的诗意人生。

